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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正值母校百年大庆，也适逢我

入学50周年，令我喜庆，也令我感恩。

感恩母校 关怀包容

我入学比其他8字班同学早一年，

1961年上海华东师大附中毕业考入清华。

上了两周课，便查出肺结核休学一年。返

沪前，10月4日在万寿山巧遇周总理陪同

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游园，头一次近距离

面对敬爱的周总理，万分激动。但终究受

挫感很强，兴高釆烈而来，被“休”沮丧

而归，可谓冰火两重天。

第二年复学时病未痊愈，正处国家困

难时期，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怕旧病复

发，还怕因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或锻炼，

被视为“思想落后”，忧心忡忡。所幸，

当时虽“左”思潮主导大环境，但校领导

始终坚持对体弱患病学生在劳动、生活、

体育课多方面给予热情关怀，悉心照顾。

周围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并不歧视我，而

釆取关心和包容的态度。而今每每回想起

来，总是心存感激。

自强不息 催人奋进

回忆在校学习，印象最深的是严格，

重基础，重“授人以猎枪”而非“授人以

猎物”。当年高等数学老师教我们独立总

结各类解题规律，工程制图课训练我们一

丝不苟精神，就很典型。大家学习都很刻

苦，星期天大多在图书馆或教室里度过。

老师们严谨的教学作风，诲人不倦的敬业

精神，熏陶了我认真、负责、细致、上进

的品格，终身受用。

校园生活 丰富多彩

母校重“德，智”，也重“体”。马

约翰老教授亲自为我们上第一堂体育课，

他挥手朗声“要运动”的情景，至今还历

历在目。每天课余，操场上一片龙腾虎

跃，洋溢着青春活力。而我则在体疗课上

学会了气功和太极拳。

清华园文化生活很丰富，熏陶学子，

提高素养。大礼堂上演电影、中央乐团的

音乐会、上海沪剧团的《沙家浜》、校文

工团演出，王愿坚等知名作家的讲座，我

都尽力“一睹为快”。爱好文学的我，二

年级时加入了校文艺社，曾去诗人臧克家

的四合院访问，至今还珍藏他签名的《唐

诗三百首》；去北影厂摄影棚看拍电影：

秦怡主演《浪涛滚滚》，秦红主演《千万

清华漫忆
○仇国平（1968自控）

仇国平学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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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三年级寒假没回家，为校广

播台撰写了《新年献辞》，还参加了文工

团创作活动，写了朗诵诗《女毕业生给妈

妈的一封信》。之后被派去土建系帮助改

写雕塑剧《接班曲》朗诵词，结果被导演

选上在序幕和结尾的三人造型及一幕场景

充当演员，每场演出还由校园明星刘西拉

为我化妆，甚有“不胜荣幸”之感。

航天航空 三十五载

1968年毕业，我被分配到航天部空间

技术研究院空间电子所。期间，参加了我

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星上某导航设备研

制，该设备曾多次成功使用于该系列卫

星，我们课题组荣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

成果二等奖。

1974年，上海因研制大型喷气客机向

航天航空系统调科技人员，我由此调入

上海飞机研究所。这是1970年8月周总理

代表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以后我国领导

人出访要坐国产大飞机。历尽艰辛，运十

飞机终于在1980年首飞成功，之后又成功

试飞多座城市，震撼了世界。我有幸参加

了设计、跟产、试飞全过程；还作为编制

组组长主持编制了一项航空工业部技术标

准，该标准后来升级为国家军用飞机技术

标准。由于非技术原因，“运十”于1986

年下马，但为当今体现国家意志的大飞机

重点专项落户上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运

十”下马后，上飞所一度陷入经济困境，

按“军转民”方针办起了公司，我先后干

过两家公司总经理，编制仍在所里，谈不

上“下海”，算是“下游泳池”吧。

回顾三十五载，并无“辉煌业绩”，

但也遵循校训作了应尽的努力，在祖国建

设大业中奉献了一分光和热。

弘扬传统 服务校友

1984年上海清华同学会恢复成立，后

更名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上海工业大

学校长钱伟长老学长任会长，我连续干了

二十多年副总干事。

期间，还为《清华校友通讯》、《新

清华》撰写了一些校友专访，弘扬母校传

统，宣传杰出校友事迹，其中有102岁的

我国第一位建筑师庄俊老学长，担任市领

导的吴邦国、黄菊、倪天增，中国工程院

院士、东方明珠总工程师江欢成，中科院

副院长严义埙，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宝

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等，有的已编入90周

年校庆专辑《世纪清华》出版。2004年我

不再任此工作，由一群年轻校友主持校友

会工作。

夕阳正红 心态不老

2003年9月，我“准时”退休，开始

实施与老伴去国内外旅游计划，但后因忙

于维权而暂停下来。官商勾结严重侵害我

小区业主合法权益。为主持正义，我学习

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和广大业主一起向

各级政府反映情况。全国发行量最大的

《新民晚报》和上海电视台新闻节目都报

道了我小区被侵权情况。区委、区政府虽

向我们作了道歉，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可见百姓维权之难。缺失社会公平的城

市，如何使生活更美好?政府不维护群众

利益，又怎能构建和谐?去年我被选为业

委会主任后，更感责任重大，要继续发扬

清华人坚持真理、无私奉献精神，督促政

府职能部门纠正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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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艺爱好依旧。2008年11月，上

海校友会艺术团成立，我也参与了筹建，

并“滥竽充数”到合唱队里。我们每年在

上海校庆会上演出，去年7月还和母校学

生艺术团一起在世博园大舞台上成功表演

了一台节目。

人生好似舞台。与退休前比，忙碌的

内容变了，生活依然充实。头上银发多

了，心态还不觉老。

2011年1月22日

我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一个贫

苦牧民的女儿。幸运的是当我刚到上学年

龄，新中国成立了。我在家乡上了小学、

中学。高中毕业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

怀下，部分学习优良的少数民族学生被安

排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我则有幸来到美

丽的清华园。

1960年我到清华大学土建系房六班学

习。开始因为语言不通，学习非常困难。

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刻，尊敬的清华老师

和亲爱的房六班同学，向我伸出了援手。

他们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手把着

手地辅导和帮助我补习各门功课。尊敬的

罗福午老师还多次叫我和阿不力克到他

家，专门为我们开小灶补课。我们哈萨克

族有一句谚语：“饥饿时候食口饭，甘甜

永远记心田。”

现在，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当

年那些可敬可亲的面孔还时时浮现在我

眼前，难以忘怀。清华园里那种团结、

友爱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温暖着我，

让我铭记终生。在清华生活的几年，我

深深体会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民族

团结的温暖。我与房六班同学们之间的

关系，就像亲生姐妹一样，是真诚的、

是永恒的。

毕业以后回新疆几十年，虽然

远隔万水千山，同学们还经常给

我打电话、寄贺年卡。每次在北

京的同学聚会上，大家都热情地

欢迎我，友情仍然是那么浓烈。

远在福建的庄传泰和杨玉明夫妇

专门请我到他们家玩了一个星

期；地处南方的遇平静同学还请

我到深圳她的家，在世界公园的

每个景点都照了相，放大后给我

寄来……我很难用语言表达他们对

感念清华的老师和同学
○托列吾汗（1966土建）

校庆返校时，托列吾汉（右2）与同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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